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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与 王 茂 荫 研 究
——写在《皖籍思想家文库·王茂荫卷》出版之际

潭渡村与黄宾虹略记
□ 伍 天

《皖籍思想家文库》丛书，是安徽省
社科院具体实施的省委宣传部 2017—
2018 文化建设重点项目。由我编著的
《王茂荫卷》是其中一卷，近由安徽人民
出版社出版。

王茂荫名播天下，作为思想家他与
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等徽籍先贤一
并入书《皖籍思想家文库》，德配其位，
实至名归。

上世纪 30 年代，人们对王茂荫还
一无所知，以至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
授陈启修 1930 年在中国第一次翻译
《资本论》，竟不知道王茂荫的生平事
迹，无法将马克思笔下的 Wan-mao-in
准确地还原。尽管郭沫若、王璜、吴晗、
魏敬伯、侯外庐等人对王茂荫生平著述
作过考证，新中国诞生初期至“文革”之
前，有作者零星地发表过关于王茂荫的
文章，但直至 20 世纪末，人们对王茂荫
仍然比较陌生。

我生也晚。走近王茂荫这个历史
人物，始于 1974 年。当时在原安徽劳
动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所大学办
在安徽宣城麻菇山下的叶家湾，那是一
个远离喧嚣比较僻静的地方。我忘不
了那个地方。

攻读政治经济学，势必要啃《资本
论》，而啃《资本论》，就不能不接触马
克思提到王茂荫的那个著名的 83 号
脚注。王茂荫是徽州人，我也是徽州
人，因而比其他同窗对这个历史人物
有更深一层的感情。马克思《资本
论》中提到的各国名人 680 多个，而中
国人仅王茂荫一个，而且还是徽州人，
我深感自豪。决心毕业后回徽州好好
搜集资料，对这位乡贤作点研究。

1976 年 10 月大学毕业，学校有意
留我在校任教，而我执意回徽州，后供
职徽州地委宣传部，从事理论工作，这
为我实现初愿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茂荫事迹最先引人注目的，是
他的货币观点和倡行的币制改革。要
说研究，这属于社会经济史和经济思
想史的范畴。从事这方面研究，有两
个必备条件，一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二
是有相关的理论素养，否则无从谈
起。

当时，搜集资料很困难，提到王茂
荫，十人之中，八九人不知道。当然，
只要初心不改，念兹在兹，砥砺前行，

多少总有收获，寓于必然当中的偶然
迟早总会出现。这是事后的感悟。

1980 年 10 月的一天，我与同一幢
大楼办公的徽州地委统战部的一位
十分健谈的老乡曹慰义谈起了王茂
荫，他说：“你真是愚得可以，王茂荫
的后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统
战部的王自燮不就是王茂荫的后人
嘛，他还有个弟郎在屯溪糖业烟酒公
司。”经他指点，我随即拜访王自燮先
生，通过了解，知道他是王茂荫的五
世孙，年 58 岁，抽调到地委统战部办
公。他知道我研究他高祖，非常高兴
地说：“‘文革’前，安徽省社会科学研
究所（当时叫所不叫院）有人访问过
我，要去一批资料，‘文革’之后，资料
下落不明。现在你决心研究，作为王
氏后人，我表示支持，高祖的遗著《王
侍郎奏议》10 卷木刻本，我可以借给
你看，我弟弟王珍那里还有一本《显
考 子 怀 府 君 行 状》，也 可 以 借 给 你
看。”他的这番话，令我兴奋不已！随
后，我便从他们手头借读到王茂荫的
遗著《王侍郎奏议》10 卷木刻本和王
茂荫儿子铭诏、铭慎所作、由曾国藩
填讳的《显考子怀府君行状》。这资
料很珍贵。

《王侍郎奏议》10 卷本，汇集了王
茂荫上给咸丰皇帝的 90 多个奏折，这
是研究王茂荫的包括货币观点、金融
思想与金融改革思想在内的经济思
想、政治思想、人才思想、军事思想、
吏治思想和管理思想的基础资料，
舍此，研究便成无米之炊；王茂荫儿
辈为其父所作的《显考子怀府君行
状》，是研究王茂荫籍贯家世与生平
履历的基础资料，比《清史稿》王茂荫
本传的有限文字，不知详尽多少！为
研读这两件基础资料，我用了近一个
月时间。

1980 年底，我开始撰写研究王茂
荫的处女作。当时儿子出生才 9 个多
月，时已冬至过后，白天上班，晚上陪
着儿子睡下，待儿子睡着了再穿衣起
来继续写，没有供暖条件，常熬夜到 12
点，当时也不知这精神从哪里来的。

这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安徽省社
会科学院《江淮论坛》编辑部的孙树
霖先生。他是屯溪黎阳人，在屯中读
过 书 ，后 转 省 立 休 宁 中 学 第 四 届
（1949 年）高中毕业。休宁中学是我
的母校，我为“老三届”的 1967 届，他是
名副其实的学长，又是“文革”前北京
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导师是经济学
家、北大经济系著名教授赵靖。孙先
生年长我 15 岁，是徽州新安孙氏始祖
孙万登金吾上将军的裔人，国学功底
深厚，学识渊博，性狷介耿直，为人极
好。我撰写研究王茂荫的处女作，是
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他曾经从合肥带
来屯溪两本书借给我研读，一本是巫
宝三、冯泽、吴朝林主编的《中国近代
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一本
是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
思想史》。

关于王茂荫的研究，孙树霖先生
曾指教我说，“要注意发掘第一手资
料，要把王茂荫的思想观点放到整个
近代思想史当中去考察，要有自己独
立的见解。”先生作古多年，言犹在
耳！他还创意与我及鲍义来先生三人
共同合著《王茂荫评传》，几番去省城

合肥，提纲都商拟好了，后因我调任黄
山日报社总编辑太忙等原因，被搁下
了。

在孙先生的引荐下，上世纪 80 年
代初中期，我曾给北大赵靖教授和上
海复旦大学的叶世昌教授去信请教，
他们或把自己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
史的著作寄赠予我，或帮我买得相关
专业书籍。堂堂的大学教授，给一个
只有书信联系而未曾谋面的在基层利
用业余时间做研究工作的青年学人复
信指导鼓励，或赠书或帮忙买书，这是
我亲历过的在中国学界曾发生过的佳
话美谈。

我研究王茂荫的处女作发表于
《江淮论坛》1981 年第一期，主标题是
《王茂荫的货 币 观 点 和 他 的 遭 遇》，
副标题是《谈谈〈资本论〉中提及的
唯一的中国人》，主标题是孙树霖先
生径改的（原题为《王茂荫——我国
清 代 杰 出的财政家》），副标题是孙
先生与我商定的。这副标题从此成
了王茂荫的代名词。记得该文发表后，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社全文
复印，上海解放日报社主办的《报刊
文摘》与安徽日报社主办的《文摘周
刊》，分别作了详细摘编。这篇处女
作，曾获安徽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

王自燮先生的胞弟王珍（1925—1998），
行名王自珍，是个老实正派人，继承先祖
遗 风，廉静寡营，生活简朴，烟酒不
沾。从 1980 年 11 月认识以后，他经
常来我办公室和家里，顺便带一二件
关于王茂荫的原始资料给我看，我们
谈论的都是王茂荫研究的话题，彼此
引为契友。他写过不少关于先高祖
王茂荫和关于徽州社会经济史与文
化史的短文。在与王氏兄弟的交往
过程中，我从他们手头陆续见到很多
星散的王茂荫佚文和有关生平的其
他资料，当时没有复印条件，更不待
说扫描，只好一件一件地手抄。通过
他们介绍，我在歙县访问了王茂荫的
其他后人，考察访问了王茂荫的祖居
地杞梓里和义成“天官第”故居。以
后又认识了他们的堂弟王自力先生，
他也为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研究资
料。

我的《自撰年谱》上清楚地记着：
“1997 年 12 月 17 日上午，应解放军蚌
埠坦克学院教研部副主任曹天生上校
之请，带他去拜访了时任黄山市政协
副主席、市民革主委王自燮先生，算是
为曹先生研究王氏引领了一步。”这是
后话。王自燮先生是 2001 年 12 月离
世的，如果再迟 4 年，我们就无法见到
这位王茂荫的五世孙了。

1993 年 10 月，我由黄山日报社调
任黄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委讲师
团 团 长 ，1995 年 7 月 任 市 社 科 联 主
席。坦率地说，从 1980 年 12 月徽州地
区社科联诞生，到 2008 年 3 月从黄山
市社科联退休，为筹备、建立和繁荣发
展黄山市的社会科学事业，我付出很
多。其中最让我不能释怀的，是直到
退休之日，关于王茂荫研究的既定课
题仍然是纸上谈兵，为此，我疚恨不
已！

退于林下前后一段时间，有位学
历不高但却勤奋不已、书出了八九本
的乡友对我说：“你的王茂荫研究，总

要作个结呀！”这话与其说是勉励，倒
不如说是鞭策。

2009 年 5 月，年已 76 且在病中的
恩师孙树霖先生，将他亲自撰写王茂
荫章节，由其导师赵靖主编的《中国经
济思想史续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
史）一书，嘱他妹夫陈绩生带交于我。
我深知：病中的他仍然希望我把王茂
荫研究的课题作结。

21 世纪曙光升起，我重新走上了
王茂荫研究的路途。发表于 2001 年第
二期《徽州社会科学》的《王茂荫传略》
一文是个信号。

然而，命运多舛，正当我为失去的
研究青春而悔恨，准备以加倍的努力，
作一拼搏的时候，2011 年 4 月清明节
前一天，突然染疾脑卒中，我跌进了痛
苦的深渊。住院治疗半年，劫后余生，
左偏瘫后遗症顽固形成。出院后，为
日后还能拿起笔，我与命运进行了顽
强抗争，在康复期进行刻苦训练。一
天下午，我接到孙先生打来的电话，他
声调如旧，但气力明显不足，断断续续
地说了很多话，一再鼓励我同命运抗
争，以顽强意志训练，争取早日康复，
争取把王茂荫研究做到底。事后我才
知道，当时他已处于生命的最后时
光。他给我的鼓励，是无法用语言描
述的！

明人朱升在一首诗中说：“春深雨
足长青草，数亩山田可自耕”。我也有

“数亩山田”，其中最牵挂的要数早年
拟题的关于王茂荫的系列文稿以及
《王茂荫评传》的写就。

始于 2013 年春，我在坚持训练的
同时，伏案撰写关于王茂荫的系列文
稿，开始每天只能写千把字，后来增加
到 2000 多字。开始用碳水笔在稿纸上
写，从 2014 年开始，在儿子买的平板电
脑上手写，每天坚持写三五千字。从
写《王茂荫近代世系厘清和新发现与
王茂荫有关的四件藏品》开始，到《王
任之方士载是研究王茂荫史上所不能
忘记的人物》《王茂荫玄孙访问记》，直
到《一代清官廉吏王茂荫》《清代名臣
王茂荫的族规家训与家风》《思想家王
茂荫万古不朽》。截至目前，8 年来总
共撰写并发表文稿 70 余篇，加上得病
之前发表的，总共有近 200 篇。后经篇
目调整，《王茂荫研究文辑》已与《王茂
荫研究集》，一并交安徽师范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

恩师孙树霖先生作古已经 8 个年
头，8 年来，我常常想起他……

现在可以告慰先生的是：8 年来，
我一天都没有懈怠。《王茂荫评传》虽
然没有问世，但我承担的《皖籍思想
家文库》丛书中的《王茂荫卷》，除了

“文选”部分以外，其他章节基本按照
我们早先拟定的提纲撰写的。承蒙
有关学者举荐和你原供职的省社科
院的不弃，我在古稀之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稿。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眷属，尤其
是我的糠妻和儿子、媳妇，如果没有他
们的关心关爱和支持，我不仅无法继
续耕耘“数亩山田”，使之不致荒芜，而
且很可能葬我之于山田边的坟堆已长
高了青草。

由于学浅才疏，缺乏高明，《王茂
荫卷》难免有舛误或不能尽如人意处，
欢迎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www.huangshannews.cn

黄文开示完之后，发现烟灰缸里的
烟头已经满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用脑太
过，赶紧喝了两口茶润润心肺，然后问
方有根：“现在，你应该想通了吧？”

“你说什么？”方有根猛地抬起头，
大梦初醒般地望着黄文，刚才他一直
在望着自己的脚尖。

黄文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也不
能怪你。你已经入了魔境，我的话你
一时恐怕难以明白。总而言之就一句
话：一切爱情都是假的，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

“不对！我喜欢小惠就是真的，一

点不假！”方有根打断了黄文的话，硬
锵锵地说。

黄文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可怜
悯者啊可怜悯者，刚强难化。现在的
问题明摆着，小惠有别的男人，她不爱
你，你只能尽快放下她。”

“我偏不放下她！”方有根的表情
像是要和黄文生气了，“她越不爱我，
我越喜欢她。我就是不放下她！”

黄文惊愕地看着方有根，心中很
为方有根难过，于是说：“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把身体搞坏，不能三天不吃东
西，也不能三天不开店门。你想啊，如
果你想小惠也喜欢上你，你必须要身
体好，要有钱，最好比那个澳门老板还
有钱才行。不然小惠凭什么要喜欢
你？”

黄文这段话一说，见方有根似乎

有所入心，正打算再想一段更有说服
力的话，忽听得有人敲门，就起身去开
门了。

进来的人是萧大同，一副急急忙
忙的样子。还没等黄文寒暄，萧大同
劈头就问：“上次，有根的店开张那天，
我记得你买了一个印泥盒，还在不
在？”

黄文想了一下，说：“在，应该在。
我找找看。你要它做什么？”

萧大同听到“在”这个字，心里踏
实了许多，语气也放缓了，说：“中国美
协要办全国画展，我想送作品去试一
试。你知道，进入全国画展不容易，竞
争很激烈，不另辟蹊径不行。我想在
我的作品中融入瓷器画的元素，也许
能别开生面。记得你那个小印泥盒上
画的是浅绛山水，很有意思，我想借回

去琢磨琢磨。”
黄文说：“没问题，我这就找出来

给你。”
黄文到书桌的抽屉里找印泥盒。

萧大同这才看到方有根坐在一边，忙
说：“有根也在这里啊，不好意思，刚才
没看见。最近生意怎么样？我前天从
你店门口过，见店门关着，是不是下乡
收东西去了？收到好东西一定要让我
们先饱饱眼福。”

方有根目光涣散，看了萧大同一
眼，哑着嗓子说：“我最近倒霉，只收到
一块楠木棺材板，你要不要看？”

萧大同心不在焉，顺口说：“棺材
板好，当官发财……”

话未说完，黄文将印泥盒找出来
了，递给萧大同。

萧大同接过一看，又揭开盖子看
了看，说：“对，对，就是这个。那我先
拿回去了，赶紧把画画出来。”

黄文说：“你拿去吧，入了全国美
展，别忘了请我们喝酒。”

“一定一定，喝酒是小意思。”萧大
同说着就往外走。

“你别忘了把印泥盒还回来。”方
有根冲着萧大同的背影追了一句。

黄文看了方有根一眼，感到他的
元神有些回来了。 （未完待续）

【文化广场】

项丽敏散文集《屋顶上的炊烟》出版

近日，我市著名散文家、诗人项丽敏散
文集《屋顶上的炊烟》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散文集共收入散文 80 余篇，每篇文章都
是一幅鲜活又生动的图画，也是一曲富有怀
旧感的童谣。江南淳朴的人情风俗与优美的
自然风光，驱使作者以朴实的情感和谦逊的
态度，去描绘那湖光山色、春野花开，去倾听
那人声犬吠、万物生息，以充满灵性的笔触，
向小读者展示了一个牧歌悠悠、生机盎然的
美丽中国。

□ 阿 月

黄宾虹在自撰稿《八十自叙》中开篇
曾写：“宾虹学人，原名质，字朴存，江南
歙县籍，祖居潭渡村，有滨虹亭最胜，在
黄山之丰乐溪上。国变后改今名。”再
翻读《黄宾虹年谱》，其中记录了 1907
年黄宾虹在上海与邓实、黄节等人编辑
《国粹学报》，连续发表《宾虹画论》《宾
虹杂著·叙村居》等文章；1910 年负责
《南社丛刻》的印行，为《神州国光集》第
15 集书写刊头，署“滨虹”；1912 年在上
海作山水立轴，款署“宾虹写”。这是目
前可见最早的“宾虹”款。黄宾虹是驰
名中外的大画家，别号很多，但大多与
徽州故乡关联，比如“滨虹生、滨虹散
人、滨公、宾公、冰虹、冰庐、虹庐、虹若、
虹叟、黄山山中人”等，他的室名“宾虹草
堂、石芝阁、冰上鸿飞馆”，自然也会与故
乡潭渡牵连。

歙西潭渡村是一座有故事的村庄。
明朝戴廷明、程尚宽等人编撰的《新安名
族志》，记述潭渡黄氏开派四世祖黄芮在
潭渡守父亲庐墓三年，因往来舟楫漂渡
丰乐河多有不便，以风水观潭渡，前抵丰
乐河水，后依绵延群山，其地开阔平坦，
因而决定将其子孙由原居地黄潭源全部
迁入潭渡村。此事发生在唐朝建中元年
（公元 780）。村前滨虹亭建于何时？村
人有回忆文章，说是乾隆己未年回乡祭
祖的扬州盐商黄晓峰见渡水不便，允诺
建潭渡桥，从乾隆庚申年开工，到癸未年
竣工，历时四年，耗资白银一万四千两，
建成一座八磴七洞、长三十三丈、宽一丈
六尺的石桥。桥拱用红紫石砌成，桥磴、
桥尖、桥墙全部用庄源青石砌成，桥面用
青石板铺就。桥栏杆用青条石高 1.2
米。桥南头另建一座供路人避雨休憩的
滨虹亭。但据明末清初潭渡画家黄吕所
著《潭滨杂志》记载：“滨虹亭在三元桥之
南，为地仅方丈，为柱十六。二字亦先人
所书。当日车欲坠，回瞻我里，暮烟霭
杳，树色苍茫，绛气丹霞，水天一色，返照
之景，此为最胜。”从此文推算，村人回忆
似乎更像传说。

新安画派肇起人物弘仁和尚（渐江）
曾为友人绘制《晓江风便图》，现藏在安
徽省博物馆。黄山画家俞宏理在一篇文
章里就《晓江风便图》长篇追溯，提及上
世纪 60 年代初，赖少其先生在黄山景区
下榻期间精心临摹了此画，并有两段题
跋。卷首的题跋说他用乾隆年间的艺林
堂纸临画“甚觉心畅神驰”，在卷尾写道：

“晓江风便图，渐江为其好友吴伯炎作，
石涛见之，赞誉备至。此江即渐江，江上

一亭，据之名为滨虹亭，高塔之下为古城
崖，渐江与其友常在此论诗作画。此卷
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宾老生前极珍爱
之，以高价售之不得，成为千古遗恨。余
今摩一纸归其故里，亦宾老之志也。壬
寅秋日再记于黄山紫云峰下。岭东老
赖。”钤朱文“少其”印。俞宏理先生不由
感慨，明代歙县的“滨虹亭”建在练江上
游丰乐河畔潭渡村口。家在潭渡的黄宾
虹原名黄质，正由于该亭之名而改名为

“宾虹”的。《晓江风便图》是绘画作品而
非照片，渐江将潭渡村头的“滨虹亭”画
在新安江边的浦口，这种可能性是有
的。只是渐江不会想到，他无意间画在
卷中的亭子，两百多年后会与另一位伟
大画家的名字有关。这番隔世奇缘真让
人唏嘘不已。

黄宾虹生在浙江金华，在清光绪二
年（1876）那年，随父亲黄定华乘船归乡
参加童子试，1886 年又应县试，补廪贡
生，问业于同县学者汪宗沂。1890 年父
亲经商失败，全家自金华迁回歙县潭渡
村 ，黄 宾 虹 协 助 父 亲 制 造 徽 墨 谋 生 。
1891 年黄宾虹以革命嫌疑被捕入狱，经
营救获释。1894 年父亲去世，居丧期间
黄宾虹读书作画不倦，更关心民族、国家
的命运。1895 年，他致函康有为、梁启
超，赞成维新变法。并在贵池县拜见谭
嗣同，引为知己。 1900 年原拟动身北
上，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止，遂游黄
山、九华山。1905 年在歙县新安中学堂
教书，与友人组织黄社，纪念黄宗羲，宣
传反清思想。 1907 年，被控为革命党
人，被迫出走上海。黄宾虹断断续续在
潭渡村生活了近 30 年。

故乡对黄宾虹是一种怎样的影响？
从上海书画社编印的《黄宾虹全集》来
看，他一生至少曾两次创作歙西潭渡村
的同题作品：一次是 1915 年他担任上海
《时报》编辑时创作的《潭渡图》，另一次
是 1949 年他凭记忆创作的《潭渡村图》，
此时他已步入人生暮年。回顾一生的颠
沛流离，黄宾虹在画上跋诗题记：“丰溪
萦带黄潭上，德泽常荫载口碑。瞻望东
山云再出，万方草木雨华滋。”他依然描
绘着故乡青山绿水、雾色迷离的景象。
他晚年所作的这一幅《潭渡村图》，清晰
地在画的左下角桥头绘有“滨虹亭”，亭
的位置在潭渡桥南岸的西侧。他于画中
题记：“黄山丰乐水自发源经行百里至余
村居，澄而为潭，唐旌孝公由黄屯源渡河
而北，因名潭渡村。濒溪旧有滨虹亭，最
据胜。西望云门双峰，为夹峰山脉所从
来，天都莲花尤为突起。虹叟。”从题记
中的“旧有滨虹亭”一语读来，似有无限
惋惜之意。是不是可以揣测一番：宾翁
当年离乡时，此亭早已颓圮？

从乡人回忆文章可读到，黄宾虹十
五六岁时在潭渡邻村的汪家，曾见石涛
所作的《黄山图》，这大大地开阔了他的
眼界，使身在“黄山白岳间”的少年宾虹
顿受笔墨启发。有资料说黄宾虹一生九
上黄山。无论如何，描绘黄山，亲临黄
山，都已成为他难以丢却的夙愿。他生
平最后一件作品《黄山汤口》，描述了山
峦清秀的黄山风景，山、树、水、屋，情义
真切地表达了他的眷念之心。

在潭渡村的日子，黄宾虹临摹渐江、
石涛等先人作品，又时常在村落周围即
景写生。他对村落已烂熟于心。在习画
的同时，他还潜心研读黄生、刘献廷、顾
炎武、黄宗羲等人著作，文章讲明理，一
生所作深受汪中、洪亮吉影响。回到本
文开始引用的《宾虹杂著·叙村居》，黄宾
虹描述潭渡村景，文脉清晰，史料充足，
词语间尤见古意。黄宾虹痴痴难忘“滨
虹亭矗南岸，最著胜。”这是他离开家乡
到上海的第二年（即 1908 年）。又是一
个春季到来，又是一个夏的旺盛，远山依
然葱翠，村落古意盎然，黄宾虹铺纸写
着，满溢出他对潭渡的眷念。

王茂荫雕像


